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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的风景着实很美，渭北高原上覆盖着白雪，田埂上的
雪化了，一层层的白色梯田，弯弯绕绕地盘在山坡上，消融的
雪水勾勒出田埂的曲线，蜿蜒缠绕在山坡上的白色纹路，活脱
脱是无数银蛇在山间舞动。

这是我第四次来玉华宫。小时候跟着大姨来这里走亲
戚，初见时的玉华宫还藏在古朴的静谧里，尚无滑雪场的喧
闹；第二次是大二的寒假，跟同窗结伴而来，我在长长的松
林滑雪场顺坡而下，像飞一样，风从耳边呼啸而过，至
今想来仍心生雀跃；第三次是带娃来散心，小家伙坐着
轮胎从滑道上一次次俯冲而下，笑声清脆，只是那时我
正逢失业打击，满心的绝望像积雪般沉重，娃投入地玩
耍时，我会不由得缩回自己的焦虑沮丧里，娃一滑下来，我
赶紧配合着表演开心……

如今又若干年过去，携家属故地重游。还未踏入滑雪
场，学过医的家属便开启了“风险预警模式”，念叨着万一
摔伤了尾椎骨很麻烦的，还有股骨、胫骨、腓骨，踝关节哪
个摔断了都不得了……但是真上了滑雪场，真摔了跤，才发
现实际面临的问题更加具体而细微：摔倒了爬不起来怎么办？

从未接触过滑雪的家属此刻倒是兴奋得像个孩子。他向
来如此，越不擅长的领域越人来疯，不擅做饭却指指点点，不
会游泳仍扑腾着展示，做饭和游泳都是我擅长的，他这样班门
弄斧就容易气到本鲁班。但在滑雪这方面，穿上滑雪板的瞬
间，我才发现从前的滑雪技术早就忘完了，连站立都成了奢
望。听到他在雪场上大呼小叫地分享着刚悟出的“心得”，同
为小白的我竟莫名消了气，也会隔着人群冲他大喊：“看呀，我
能站住了！”“哎，你小心呀！”我俩遥遥的呼应，在雪场上回荡，
其实无需刻意回应，便知晓对方的目光始终在彼此身上，尽管
时而会不可控地滑向不同方向，但我们会努力向对方靠拢，毕
竟我们不时需要互相搀扶，这种互动方式，倒是有了和鸡毛蒜
皮的日常生活大不相同，我们仿佛又回到学校，变成了两个既
合作又竞争、比学赶超的同学，一边互相鼓励，一边暗自较量。

与我相比，家属的学习节奏慢得多，看他一点点摸索着适
应滑板的平衡，我揶揄他：“到底是学霸，果然沉稳。”我已经能
缓慢滑行，他在蹭着走，我学会了滑坡，他还在像螃蟹样横着
挪动。他的谨慎让我觉得很有必要嚣张一下，有一次，我得意
地冲他潇洒挥手，顺着坡道疾驰而下，接下来就失衡了失控了
扑向完全不可预测的方向，直到像蜘蛛一样黏在防护网上；还
有一段时间，我俩接二连三地摔跤，一会儿他把滑板卸下来扶
我，一会儿我把滑雪靴脱掉跑去救援四脚朝天的他，更多时
候，我们都哭笑不得地在雪地里以各种奇怪的姿势挣扎，与各
自的滑雪板较劲。

几跤摔下来，家属渐渐摸索出些许门道，而我凭借着模糊
的肌肉记忆，加上提前看视频学的技巧，慢慢掌握了刹车与控
速。某个瞬间我仿佛打通了任督二脉，顺着长长的坡道滑行
而下，虽尚不精通拐弯技巧，却奇迹般地避开了人群，速度带
来的快感与掌控感交织在一起，我开始享受自如地“起飞”，风
在耳边吟唱，我心飞扬，一时间，竟有些心潮澎湃：雪场上的跌
跌撞撞，恰似人生起起落落，自己一次次摔倒又站起来，依然
能够带着好奇与勇气出发，感受笨拙与胆怯，享受摸索中豁然
开朗的惊喜。

􀳁 边走边看

玉华宫滑雪
肖遥

安庆可有凤凰坡？若有，又在何方？
心中久存一惑：大南门街南段，即与登

云坡、任家坡交界处，至清真寺路口那一
段，分明有数十级石阶、百米之长的大坡，
何以在安庆鼎鼎有名的“九头十三坡”中，
竟无一席之地？

“十三坡”乃安庆老城之特色，凡稍具名
气的坡道，大抵皆列其中。旧时老城多山，山
多则坡多，坡道起处，便是人间烟火生息之
所。据《安庆市志》所载，俗谓之“十三坡”为：
朱家坡、卸甲坡、登云坡、任家坡、宣家坡、黄
甲坡、五档坡、司下坡、县下坡、邓家坡、昌家
坡、墩头坡与游家坡。

然地方文史学者张健初先生，对其中一
坡之名别有见解。经走访当地老者，他在《皖
省首府老安庆》中写道：“凤凰坡为镇海门外
一条小街，具体位置，在大南门街与清真寺交
界处，南出街口，直至江岸一段。从地势分
析，凤凰坡虽以‘坡’称，却徒有虚名，顶多十
来级石阶而已。”

安庆曾有一处“凤凰坡”，位于大南门街，
此点并无异议。耐人寻味的是，这光彩鲜亮
的“坡”名，冠予的并非那气势俨然的大坡，反
倒是其旁仅十来级石阶的“小坡”。这不免令
人费解，于情于理似难说通，恰如张先生所
言，近乎“徒有虚名”。这“小坡”，我曾亲见，亦
曾走过。大南门昔为回民聚居区，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我有几位同窗便住在小坡之上的
一处深宅老屋（即探花第旧址）内，穿过老屋
便是依泽小学后门，上学前常去玩耍。记忆
中，“大坡”底处一拐，便是那“小坡”，两坡紧
邻，成“L”形相连。虽经九十年代拆迁改造，
旧日地势的痕迹，依稀可辨。

旧时官宦豪门之宅邸，多择城内高亢之
地；商贾店铺，则聚于通衢十字街或城门近
处。大南门背倚盛唐山，街前便是临江的镇

海门，上这“大坡”可直通商业繁华的四牌
楼。此地恰似“引凤筑巢”“百鸟朝凤”传说中
的风水宝地，仅近代以来，周围便有英王府、
曾国藩督帅行署、会馆、邮局、教会、医
院、学校等云集。我们这些生于五十年代前
后的人，无人不知此大坡。在时人眼中，这
大坡便是大南门显著的地标。由此能否推
断：这大坡 （连同小坡） 方是真正的凤凰
坡，只是在民间口耳相传中，其名渐被支
离，乃至失落？而坡名之由来，或与回族始
祖马依泽家族密切相关。

地名之起，或依名流显贵，或取吉祥
寓意。故有必要追溯大南门回族聚居之地
史。据相关史料，回民定居安庆不迟于元
末。明洪武十四年 （1381），回族将军马聚
成调防安庆，任安庆卫指挥使，封明威将
军。次年殁，其子马继安继守安庆，任卫
所正千户，封武德将军，子孙遂留居于
此。此后直至清乾隆年间，随着回民始祖
马依泽第十八代孙马哈直及其后代相继在
安庆为官，尤以第二十九代孙、武探花马
大用镇守台湾及福建沿海有功，受朝廷褒
奖，显赫一时，吸引大量回民前来依附定
居，其中以马姓为最众。

凤凰，乃百鸟之王，祥瑞神鸟；凤巢，
喻安逸栖息之所，象征高贵与吉祥。马依泽
某代后人为此地取名“凤凰坡”，正是寄托福
佑之望，祈愿此间家宅兴旺、福祉绵长。然则
星移物换，时代更迭，“大南门街”之称终究取
代了“凤凰坡”之名。既失“坡”字，自然便从

“十三坡”中除名。其实，类似之坡，旧日安庆
城内尚有诸多，“十三坡”之说，无非借一数
字，以映老城地貌之特征罢了。

当年口口相传的凤凰坡，如今只余些许
老者对那“小坡”的残存记忆。今日的大南门
街区，入眼所见，已是一片繁花。

􀳁 安庆地理

安庆有无凤凰坡
毛天鸣

地面铺了一层薄薄的霜，寒风凛冽，像小
刀子一样刮着脸。急匆匆赶往单位，刚洗过
的头发此刻还未干透，风一吹，头皮上像是有
裹着冰渣的电流阵阵袭来。

不出意料，我感冒了。
捱到下班回家，脚已凉得似一块冰铁，顾

不上泡脚，蜷
缩 进 了 被 窝
里 。 可 一 个
人，像是跌进
了冰窟窿，睡
不暖。

爱人回来
了，关切地问
东问西，随后
又笨拙地翻找
着什么——他
总是不熟悉家
里的物什。不
一会，一团扎
实的暖意，突
然妥帖地包裹
住了我的脚。

原来，他
翻箱倒柜，是
在找暖水袋。

那暖融融的袋子，像一只宽厚的手掌，稳
稳地托住了我整个人的重量。紧绷的神经，
竟在这毫无征兆的暖意里，一寸寸松懈下来。

小时候，总是赖在奶奶的被窝里睡。寒
冷的冬天，奶奶将装生理盐水的瓶子灌满
水，塞在被窝里。起初怕烫着我，奶奶便
用她那双温热的腿，把我的小脚丫轻轻夹
住，暖着。等瓶身的热度变得温和，她才
用脚将那个圆滚滚的瓶子慢慢推滚到我的
脚边。半夜，水暖了，瓶身却凉了，奶奶
又把它踢到角落里。

那天奶奶起得早，帮我掖了掖被子说：
“乖，难得周末，再睡会，我去给你换一瓶热
水。”没曾想，奶奶低头穿鞋时，突发脑溢血，
抢救了几个小时后离我而去，我终究没有等
到那一瓶热水。

奶奶走后，我一个人睡。妈妈接替了奶
奶的事，不同的是，她总是早早地就把盐水瓶
放进被窝里，我去睡时，被窝已经暖乎乎的
了，瓶身的温度也刚刚好。若是生理期，妈妈
更会贴心地把她床上的暖水瓶也给我，一个
暖脚，一个暖小腹。

早年记忆里，冬天的被窝总是暖暖的,心
也是暖暖的。

现在，有爱人那双熟悉又笨拙的手为我
寻来暖水袋，我的心也是暖的。

􀳁 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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